第一章：宫廷的见闻

皇宫，高出九天之上的辉煌之处，缥缈而又神圣，发生在那里面的事情，就像云层遮盖的天上秘密，不为人们所知，只为人们敬畏和向往。

  当我作为师父唯一的亲传弟子第一次走入皇宫的时候，我原本还不知道，原来这里是这样荒淫可怕的所在。那时候，我只有十六岁，还是一名懵懂善良的少女，但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我内心的血腥和凶残，征服与暴虐，也许早早就潜藏在我内心之中，就像是黑暗中磨砺利爪的野兽，只等着在某一天露出眼中的寒光。

  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阳光懒懒地照射，师父走在前面，而我在后面跟随，因为对天家皇宫的敬畏，我低着头并不敢抬头，穿过一层层的宫门，一层层的侍卫，在肃穆无声却又春光烂漫的日子里，进入了我之后短暂生活的地方。

  不同于我的拘束和恭谨，师父走得平静且悠然，师父是个看似三十出头的美妇，气度严谨但形容美丽，朱丹一般的唇，和眼角的一颗泪痣让她冰冷的容颜隐隐显露出一份妩媚，谁也不知道师父已经年近四十，只是保养极好。我看到那些侍卫看着师父的眼神谄媚却又惧怕，那时候，我还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宫里待不了许久。”师父在前面不转头，平静道：“领你入宫，知晓了咱们师门在宫中的职责，我便要从此云游天下，也该是我再精进医术，更上层楼的时候了。”

  我在后面应了一声。师父虽然号称要去精进医术，但她本人早已经是医术出神入化的女医，虽不为民间所知，但为皇家敬重，我此次，便是替代师父，从此以后成为皇宫大内，为妃嫔们照料身体的医者。

  当今陛下如今有不惑的年纪，在近二十年的帝王生涯中，无数次选秀，让他有许多颜色如花，神态各异的美丽女子深藏后宫，那里是男人的禁地，故而女医者，才是那里最可靠的医生。

  虽然说后宫禁制男人的进入，就像一个牢笼锁住了那些年华盛美的女子，但如今的陛下是一位大度宽厚的主人，后宫的女子，并不像是飘萍一样无法主宰自己身死的可怜人，据我所知，直到如今，后宫中稍有些名号的妃嫔，都未曾有被废打入冷宫的，想来他们的生活，虽然枯寂，但也不会天天提心吊胆吧？

  只是……我心中还叹了口气，当今的帝王勤于政事，女子韶华虚度宫中，她们虽然锦衣玉食，但想来生活得并不十分快乐吧？

  “贵妃昨日便召唤我，今日我须得先去长和宫一趟。”师父开口道：“前面便是六宫所在，西侧的春兰坊便是你的以后的居所，你自己去便是。”

  当今的隆德皇帝并没有皇后，贵妃就是后宫地位最高的女子，这我是知道的，我有些吃惊，开口道：“皇家宫苑，也不见有内监引导，我一个人，岂能擅自乱闯？”

  “你记住。”师父回头，用她那如水澹澹却又如云高踞的妩媚眼睛看着我道：“咱们师徒一脉，在后宫中地位非同寻常，并不只是单纯的服侍妃嫔而已，那些帝王的女子们虽然身份高贵，但也都有求于你，你与她们平辈相交，无需太过谦卑。”

  我又是吃了一惊，这是我所未曾预料的，而师父又风轻云淡又神秘莫测地笑了笑道：“到了春兰坊，那里面的一应事物，以后都是你的了，你想如何使用，都由你自己，也包括那里面的人和狗。”

  师父的话真是每一句都让我万分吃惊，狗？这和狗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师父要专门提这么一句？

  师父没有解释，转身而去了，我望着眼前那高华的宫门，定了定神，穿越侍卫的拱卫，走了进去。

  春华正盛，暖风和煦，我便在这辉煌华美的宫苑中穿行，记着师父的话，往西边而去。

  一路上的宫女见了我，都灿烂微笑，躬身示意，仿佛我才是后宫的妃嫔一般，看来师父所言，我医者一脉在后宫地位颇高，是真的确有其事了。

  春兰坊并非如我预料，是一个小小的楼阁，反而是碧瓦红墙中一片不小的连绵建筑，其中水榭花楹，都沉浸在无数玉兰花树之下，幽美却又华贵。

  这些都也便罢了，我一个人走入院落，听着主殿里面一众女子的欢笑声，轻轻推开了房门。

  众人见了，都开口娇笑殷勤道：“原来是洛玉姑娘来了，我们可都久等了！”

  金玉钗环在阳光下闪烁璀璨，照耀得我眼睛都睁不开，而那些如花的美艳面庞都带着春风一般的笑容，更叫我惊叹后宫的女子果然个个风采不俗，我从这些人的衣衫打扮可以看出，她们都算是后宫中的妃嫔，虽然没有一个是四妃三夫人这般等级，但也都是有身份的女子，并不同于宫女。

  我正要微笑着蹲身万福，毕竟师父所言虽然那般，但我却不可不谨慎，这里毕竟是后宫呀。

  然而我的身子却没能区下去，因为我竟然目瞪口呆。

  这一刹那我才注意到，在那群妃嫔之中，居然有个男子！

  那男子年轻且英俊，高壮矫健，此刻正微笑地看着我。

  这是什么人！为什么能进入后宫？

  见我惊诧，一名妃嫔便对那男子掩口笑道：“新主人来了，也不拜见？”

  却见那男子走上前来，对我一揖道：“岳诚见过主人。”

  我内心却一片混乱，此人分明是个男子，却又不是皇帝，皇帝已经不惑，而且岂有皇帝朝我行礼的？

  见我不解，那名引荐的妃嫔噗嗤一笑道：“看来咱们的栖云夫人并未向小娘子说过宫里面的事情呢……”

  栖云，那便是我师父的名字，她确实极少和我说宫中的事情，我眼前也确实反应不及，却听那名妃嫔直接道：“你且不用担心呢，这岳诚可算不得是男人呢。”

  “什么？”我被一连串的事情搞晕了。

  却见那妃嫔大咧咧地将手伸在岳诚的长衫下部，抓住那男人不齿之处直接道：“岳诚是没有卵蛋的，如何能算男人？”

  我当即血涌上头，脸颊通红，宫中有内监我是知道的，但这位妃嫔怎么能如此直接说出口，这般粗俗？她容颜俏丽，气质烂漫，却口吐污言秽语，我真个不知道如何反应了。

  岳诚却笑了笑道：“鸢美人所言极是，在下是被阉割过胯下睾丸的，虽然还剩一条阳具尚在，但已经不是男人了。”

  我还来不及反应，那位鸢美人已经摇头叹息着，用手捏着岳诚胯下，在布料下凸出一条软肉来：“可惜你这玩意儿虽然大，却不是我喜欢的模样。”鸢美人松开手道：“还是不如我宫里面的子松可人啊。”

  我羞红了脸，几乎要夺步而出，鸢美人却拉住我道：“别急，你头一天入宫，你师父没教导你的，看来便是要我们来教导你的，以后你便要在宫中生活了，这一切都要习惯的。”

  说罢，鸢美人直接道：“岳诚，将你裤子脱下来。”

  什么？我这次是真的要愤怒了，我从未来过后宫，但也隐隐知道历朝历代的后宫都是一个泥淖所在，里面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我只是一名不知事实却也恭谨自持的少女，如何要我也染上这污秽的气息？

  但我来不及行动，剩下的几名妃嫔已经拉住我娇笑着，往前一推，这时候，岳诚已经将长衫解下，将腰带一抽，亵裤落地，我直要捂住眼睛，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叫我连手都僵了。

  鸢美人直接将手伸入岳诚胯下，将一条肥沉粗长的软肉握在手中抓起来，还意犹未尽地甩了甩。

  我并非是没有见过男人下体的，因为作为医者，无论男女都是我的病人，有时候情况危急，免不了顾不得男女大防，但眼前所见还是叫我吃惊。

  岳诚这名英俊的男子，双腿修长，胯下的事物，分明比我所见过所有男人的都大！鸢美人盈盈小手只抓住一截，拳眼前后都露着一截，黑黢粗沉，那硕大的龟头耷拉着，从包皮中褪出来，就像一个大大的紫红色红枣一般。

  然而仅止如此了，鸢美人将岳诚那条硕大的阳具撩起，原本生长着男子外肾所在的地方，如今空无一物，只显得一条阳具更加硕大。

  我到底在看什么啊！我闭上眼睛，却听鸢美人徐徐道：“后宫中是没有男人的，但这般被阉去睾丸，阳具尚存的男人却不少。”

  就听鸢美人没有了欢笑，有些哀叹道：“陛下天天繁忙于政务，我等姐妹在宫中不过如同幽闭，幸而陛下宽容，允许这般尚存阳物的內监存在，聊解我等心中的空旷冰冷呀！”

  什么？我大吃一惊，这等事情，居然是被隆德皇帝所允许的？

  “你吃惊什么呢？”鸢美人道：“后宫中第一个这样的男人，便是隆德皇帝亲手阉了自己的亲弟弟庆王的两枚睾丸，把人送进宫来，以飧我们姐妹呢！”

  我简直说不出话来，却见鸢美人用自己细润的舌尖舔着娇唇道：“可惜我位分太低没有能品尝到，但毕竟是兄弟，据说那位庆王的阳具，挺起来和陛下的可是真的像呢！”

  我已经彻底浑浑噩噩了，难道这些都是做梦？

  然而此时鸢美人却拽着岳诚胯下那条黑黢黢的阳具往前一拉，岳诚的裤子落在地上，只能挺着胯往前挪动着，鸢美人道：“快来摸一摸，岳诚可是你师父亲手阉去卵蛋的呢。”

  “是，在下是栖云夫人的一条狗，正是夫人亲手炮制阉割。”岳诚不以为耻，平静微笑道。

  我看着岳诚那年轻英俊的脸庞，心中忽然恍然大悟。

  原来，这就是师父所说的狗！

  一个被阉割去睾丸的男人！

  便在此时，忽然听外面有脚步话语声，不多时，便有宫女推门进来，对立面赤裸的岳诚视而不见，仿佛见过太多太多次，反倒朝我和诸位妃嫔蹲身道：“嘉充仪有请夫人过去呢。”

  “便是在等此刻呢。”鸢美人松开岳诚的羞耻之物，娇笑道：“我等得知嘉充仪得了新的货色，便聚集在这春兰坊，你来得正是时候。”

  原来这几位宫嫔来此是有原因的，我想着，却听鸢美人道：“可惜夫人叫贵妃请去了。”

  宫女听罢皱眉有些焦急道：“我家充仪可是等不得了。”

  “怕什么。”鸢美人将我轻轻往前一推道：“这不是有小娘子在吗？以后，我们姐妹们也全凭她了呢！”

  我？是这位充仪生病了吗？

  皇帝的后宫有四妃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如同鸢美人这般的世妇，已经算是颇于地位，但比起九嫔之一的充仪，还是差了许多，我当即提起神来。

  “待我收拾医箱。”我开口道，却听身后岳诚道：“已经替娘子收拾好了。”

  我回头看去，岳诚已经穿好衣物，依旧是俊朗男子一个，丝毫看不出是个被阉割的內监。

  此刻的我丝毫想不到，这一趟行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第二章：无法回头的第一次

至嘉充仪的柔月馆还有一段路程，我低头沉思，既然岳诚是一直跟着我师父的，那必然是服侍左右的內监，于是我低声问道：“充仪的脉案是否带着，我需得先体察一番。”

岳诚却摇摇头道：“并不是看病，小娘子无需担忧。”

不是看病？那是什么？我一个医者，还能做些什么？

至了柔月馆门口，已经有许多宫女在张望等候着，见了我不免有些吃惊，待随同而来的鸢美人解释一番，宫女们已经拉着我往里面走：“小娘子且快些，我家充仪可是等不及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要这般慌张呢？

走进柔月馆，却也不去正殿，只往后殿而去，待我进了房门，便看见两名宫女正在为一名美人揉捏肩膀。

这美人极有神采，爽朗大方，见了我便忙站起来拉了我的双手粲然微笑道：“我知道夫人的高徒不日进宫，没想到就是今天。”

“充仪召唤，不知……”我还没有说完，这位嘉充仪已经拉着我的手往帘子后面走，一众宫嫔和宫女也嬉笑着跟随，看来不是什么急症之类的大事。

进入帘后，光线稍暗，却见一名老內监面无表情，拱手静立，淡淡用尖锐的嗓音道：“老奴等候许久了。”

这才是我心中典型的內监模样，而岳诚那般英俊年轻，嗓音淳厚的男子，却丝毫看不出內监的模样。我朝那位內监点头致意，却看到这老內监旁边还有一人。

这也是个男子，十分年轻，清秀白净，大约就是二十出头，神色紧张且懵懂，低着头微张着嘴，见嘉充仪及进来了，嚅嗫着想说什么，却终究说不出口。

这也是一名內监吗？我有些疑惑，但看这青年下巴上微微刮去的胡须痕迹，他却是个真正的男人。

“便请小娘子施展高超妙术了！”嘉充仪道。

这……我有些疑惑，是要我干什么呢？

“还不躺到案上去？”却见嘉充仪对那男子道：“难道还让小娘子请不成？”

青年慌张地躺倒地上的一个案台上，又慌慌张张坐起来，将外衫解去，只穿着白色亵衣，棕色团纹丝绸裤子倒还在，他再次躺下，将两腿分开，那薄薄的裤子自然无法掩盖胯下而鼓起。

“娘娘可曾验过货了？”鸢美人掩口轻笑。

“那是自然。”嘉充仪道：“虽然不能上手，但东西是都验过了，年轻人总是不经事，轻微扒拉了一下就挺起来了，倒是挺有分量。”

“那可不是好？”鸢美人笑道：“娘娘用起来更为舒服呢。”

我听着这赤裸裸的话，脸颊羞红，却没有在春兰坊那般慌张了，心中只是疑惑，要我来干什么？

这时候，就见岳诚将医箱放在案台上，正在那男子分开的两腿中间，医箱打开，里面没有常备的肘后急方成药，反倒是许多刀具，各具形态。

我心中一颤，一道闪电划过，再看看岳诚，我终于知道我今日至柔月馆，应该做些什么了！

我手有些颤抖，自从成为医者，济世救人才是我心中所愿，如今要做的事情，却完全背道而驰啊！

看那年轻人紧张的模样，我忍不住开口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我叫张安。”那年轻人咽了口唾沫道。

“你……”我轻轻吸了口气道：“你是自愿的？”

年轻人闭上眼睛，下了半天的决心才点点头道：“是自愿的。”

这句话我必须要问，这是我内心的坚守，不能再后退违背一步了，但看那年轻人自己乖乖躺到台上的模样，也必然是自愿的了，但我不能不问。

这样的事情，于我是第一次，所以我自然涨红了脸，但学医多年，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于是我轻轻叹了口气道：“那便将你的裤子褪去吧。”

是的，我已经明白，今日我要做的，就如同师父对岳诚那般，是要割去这张安胯下的睾丸，让他成为一个徒有阳具，却从此不能传宗接代的太监。

清秀白净的张安听罢，咬牙将裤子褪去，露出两条大腿来，而他两腿根下的事物，也就此清晰暴露在一众外人面前，引起莺莺燕燕的掩口轻笑和指点。

不同于张安本人的清秀，没想他胯下之物居然十分硕大。

春季气候温暖，张安薄软的阴囊松弛着，但两个如同鸡蛋一样饱满浑圆的睾丸将阴囊撑起鲜明的轮廓，那一条粉嫩粗肥的阳物则在饱满阴囊的托起下显得越发的肥美，李子一般大龟头在包皮下显露着，拖拽在台上，鲜红欲滴。

这该是多么让女人满足的器物啊！

但如今，那两颗如同鸡蛋一般饱满硕大的睾丸在阴囊中滑动起伏，似乎也意识到今日是自己的主人彻底抛弃男人骄傲的日子，不安地微微蠕动。

“看那两个小可爱。”鸢美人指着张安胯下硕大的睾丸娇笑道：“割下来真想拿在手中好好把玩。”

“那有什么难处？”爽朗的嘉充仪直接道：“割下来就是废物，只要小娘子允许，便送与你又如何？”

张安听了，喉结一颤一颤，终究是没有起身。

何苦来哉……我心中叹息，代表男人身份的睾丸如此硕大，值得骄傲，但却一朝要被割去，被人随意转手赠送如同玩物，一点尊严都没有，而且你以后便彻底不能人道，留着那粗长的阳具又有什么用处？

想到这里，我忽然惊醒。

后宫的妃嫔们，是要这种没有睾丸却有阳具的男人满足她们的空虚，我若只是将之阉割，以后阳物再大也难以勃起，妃嫔们又如何排解寂寞？

尽力思考，似乎在师父所传授的许多精妙医术中，正有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看来就是今日用到我的原因，我埋头苦思，然而这种偏方我怎么能记忆太过清楚，难道我今日就要出师不利，正在此刻，就听岳诚在我耳边轻声道：“有医案在此。”

我心头一松，振奋起来，我所缺只是一点点的记忆而已，只消瞥一眼，自然知道如何操作，当即道：“还不赶快拿出来？”

我嘴上说着，却低头看着张安的胯下，并非我贪恋去看男人那天赋异禀的腌臜事物，只是我需要观察张安一双睾丸的高低位置，精索的粗细，以及阴囊的厚薄来确定如何下刀。两枚浑圆睾丸在其中的蠕动清晰可见，因为硕大，将这饱满的轮廓勾勒出来，这是很好操作的，但我却捏着一柄细刀不知如何下手，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真正触摸男人的下体啊……

虽然我触摸的目的，是将之阉割。

终于下定决心，我低头随意伸手：“医案拿来。”

入手的不是竹简书卷，反倒沉甸扎实圆滚滚一条，我下意识捏了捏，弹软粗沉，还带着温暖的温度，入手握着，指头捏着，带着沉重的分量，天生极为趁手，这是什么？我转头一看，原来是岳诚已将裤子褪去，胯下那条粗长黢黑的阳物，正被我握在手中。

这！这是我第一次触手男人的阳物，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而且是岳诚这样一个年轻英俊，没有睾丸却更显阳物硕大的男人！

我下意识一惊想要松脱，却听岳诚道：“这便是医案。”

我恍然大悟。

我师父的医术乃是代代秘传，口授不留文字，如何能有真正的医案在？但岳诚乃是我师父亲手阉割，我只需要观察岳诚胯下的状况，自然知道师父当年如何用刀，如何阉割男子。

我定了定神，彻底摒弃女子的身份，拿出医者的态度来，这时候岳诚那条粗黑的阳具再也不是让我羞红脸的男人事物，而是医者揣摩案例的普通物件。

我先将岳诚的龟头握在手中，岳诚虽然未曾勃起，但那龟头已经十分硕大，在我柔嫩小巧的手心十分充实饱满，我微微红了脸，用小手将那大龟头握住，上下轻轻抖动。岳诚那有着三寸多长的阳具便如同粗莽的肉条一样上下晃动着，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感受岳诚的阳具有否受到损伤，内里是否还完好，如今看来，十分完好，也就是说师父的刀，并未下在这条十分硕大的阳物之上。

想想也是，如果阳物受损，妃嫔们又如何满足？

但我又有些怀疑，岳诚属于师父，并不属于任何妃嫔，难道……

我不敢多想下去，手捏着岳诚那条阳具继续往根部探去。

粗黑硕大的阳物和我白嫩的小手对比，颜色分明，让我呼吸有些羞涩急促，当我彻底摸到根部时候，这条粗大的男人阳具便蛇一样垂在我的手腕上弹动着，和我的皮肤摩擦着，在岳诚腿根子拍响着，我耳根通红，只管用手指感受。

岳诚阳具根部下方已经没有了阴囊，睾丸也自然也被我师父阉割而去，但刀口却十分平滑，如果是外行人摸去，也许会以为岳诚从来未曾长过阴囊睾丸一般。

这样的刀工，致使岳诚原本已经十分粗长的阳物更显壮观，我心中暗暗点头，这自然是妃嫔们更需要的细节。

摸了片刻，我已经知道大概，稍微有些不清楚的地方，或许剖开张安的阴囊，见了那一对卵蛋就会豁然开朗，但总归不是万无一失，岳诚看了，小声道：“放手阉割，我在旁边提醒着娘子。”

我兴中豁然，岳诚跟随师父许久，自然也是清楚其中一二的，就算不清楚，当日自己怎么被割去睾丸，自然不会忘记。

我终于深吸一口气，再次睁开眼睛已经神色清明，我拍拍张安的膝盖道：“两腿再分开些。”

而岳诚也适时道：“请小娘子撩开张安的阳具，将他阴囊扯出，用手箍住底部，让两个卵蛋显露。”

我犹豫一下，但终究伸手，撩开张安粗长半软的阳物，将这个男人两腿间待宰的阴囊牵出，用纤细洁白的手指轻轻扣成环状，将那一对硕大饱满的睾丸提起挤在手心。

或许是我太用力，也许是张安紧张，他闷哼了一声，那双大睾丸就在我手心跳动了一下。

“该动手了。”岳诚递上一柄尖细的小刀，用手攥起自己的粗黑阳物往上拉扯，挺胯露出那细微不可见的刀口道：“请娘子看我胯下被阉割去卵蛋的刀口，自然知道如何下刀。”

我点了点头，确实该动手了。

第三章：完美的施展

我再次看了看张安，他用力抬头看着自己胯下被我箍住的一双大睾丸，脸色有些苍白，终究是闭上了眼睛。

  可怜一个胯下硕大的男子……我只稍微动了一半念头，就已经古井无波，既然是他自己要求阉割，我又何必为他人做不必要的悲哀？

  于是看着岳诚胯下的刀口，心中明了，尖细锋利的小刀已经探下，轻轻刺入张安阴囊根部。"

  张安抖了一下，而我却丝毫不在意，只用手沿着那阴囊的根部慢慢回旋，待到皮肉彻底分离，我用手一挤，张安的两个大睾丸从我手中噗丢一下滑出，而我手中只剩下一张脱离男人胯下的阴囊皮。/ 

  张安虽然阳物硕大饱满，但却很少体毛，这张阴囊皮因为其睾丸太大，所以天生柔软宽敞且寸毛不生，如今割下来居然能覆盖我的手心，还从四处垂下来，就像一张人皮手帕一般。

  “不错不错。”嘉充仪笑道：“与栖云夫人一般的手法利落，我便和洛玉小娘子讨个好，这腌臜的皮，可否赠与我，让我做一双鞋垫？必然柔软舒适。”

  哎，好好用来保护男人胯下睾丸的阴囊，原本是男人的骄傲，如今却即将变成别人的鞋垫，我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将这割下的皮递出，而嘉充仪则用白静的手指拉扯着自己未来情人的胯下皮囊，点头道：“嗯，松紧适宜，很不错的。”

  然而此刻，鸢美人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张安胯下道：“充仪娘娘答应将这小子的两个卵蛋赠与我，可是说话算数？”

  “我只要他还有一条粗长的胯下之物，卵蛋算得什么？”嘉充仪不以为意道，但他转眼看了看张安胯下，顿时不说话了。

  “多谢娘娘的美意相赐!”鸢美人只看嘉充仪有了一瞬间的犹豫，当即蹲身将此事钉死。

  “哎！只可惜让鸢尾这小妮子抢先了……”身后其他的宫嫔们连连叹息。

  我也随众人的视线再次看望张安胯下。不由得宫嫔们叹息，原来这张安的一双睾丸脱离阴囊，越发显得硕大饱满了。

  两个滑腻油亮的洁白卵蛋，如同鸡蛋一般挂在张安的胯下，还和精索相连，暴露在空气之中，因为张安的恐惧和微风的吹拂，跳动着，蠕动着，挣扎着。

  一般男性的睾丸，也就是只有鸽子蛋大小，而这张安的卵蛋，却足足有鸡蛋大，沉甸甸分量十足，又浑圆饱满，实在让人想拿在手中好好把玩，看一看他的主人沮丧惨白的脸色。

  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耸然一惊，用力挥散脑中不知何处而来的念头，这时候岳诚开口道：“小娘子可以阉割去他的两个大卵蛋了。”

  我点点头，朝岳诚招招手，岳诚挺着胯走过来，我伸手在岳诚胯下粗大阳具下再次揣摩，只两三下已经知道当年师父所为，所以取出针具，用金针在张安胯下几个穴位刺下，这是关键的步骤，将其精血阳气暂时封闭，等会阉割去睾丸，就不会造成日后难以勃起的尴尬，越是阳气充足的男子，越在成年之后阉割睾丸，本身就有一定可能阳具还能勃起，如今看张安这两个卵蛋的个头，阳气十足，用针封闭，以后自然能够让嘉充仪满足享受了。

  待到施针片刻之后，张安的两个卵蛋虽然大，也已经无用了，我只看见张安那粗肥粉嫩的阳具下垂在裆部的鲜红龟头，最后流出一滴粘液，如同眼泪，但那是封闭的阳气刺激所致，故而我伸手从张安两腿根部，随笔将那条粗软的阳具撩拨至一侧，抓起两个大睾丸，朝着张安道：“你自己睁眼瞧瞧，虽然你是嘉充仪的心爱之物，但我不得不尽医者之慈心，问你最后一次，一旦我下手，你就被阉割成为一个太监了，你愿不愿意？”) 

  张安睁开眼睛，看了看胯下被我拽着精索，掌握在手中的两个洁白硕大的卵蛋，咬牙闭眼道：“阉吧。”  

  我自然无话好说，尖刀祭起，在那精索血管上一刀而过。

  张安自此成为一个被阉割睾丸的太监。

  两个大卵蛋入手，因为个头实在又大又饱满，一只手都拿不下，所以我只能两只手一手一个，洁白的年轻男人卵蛋越发衬托着我柔嫩的手娇笑可人，或者是我这双小手，衬托着手中两个卵蛋个头更大更饱满，总之是相得益彰。

  鸢美人抢过来将两个卵蛋抓在手中，惊呼道：“还真是沉甸甸的男人卵蛋呢！”)

  “真是扎实，捏上去硬中带软，真是舒服。”鸢美人用自己的纤纤玉指挤压着那两个鸡蛋一般的雄性睾丸，却见那半截精索流淌出乳白色的液体，鸢美人惊呼道：“哎？”

  我当即上前用手帕垫住那两个大卵蛋，用指甲将精索中的精浆全部挤出抹干道：“这是因为张安胯下睾丸发育十分优良饱满，故而轻轻一挤，里面饱涨蕴藏的精浆就迫不及待会被挤出来了。”

  “就像是成熟多汁的果实对吗？”鸢美人托着这两个卵蛋得意道：“还真是好东西呢！”

  “你要不要看看？”鸢美人捏着那半截精索，就像吊着两个沉甸甸的果子朝着张安晃荡着：“你这个男人用了二十多年蕴养的上好大卵蛋，如今可属于我啦！”

  张安痛苦地看了一眼，闭上眼睛不再多瞧。

  “小娘子，还需继续进行下一步呢……”岳诚道。

  我醒悟过来，因为我刀工了得，所以这次阉割张安并不太过疼痛，连血都没有多出，但他现在胯下有了个洞，连阳物根子都显露出来，需要我进行缝合。

  我想了想，嘴角一笑，将张安胯下还残存的精索割下，将精索根部和血管全部结扎，再用这精索细细劈成细线，用针穿了，将张安胯下的伤口慢慢缝合。

  精索是来自张安自己的胯下，日后会被身体慢慢吸收，不留疤痕，只让张安勃起的阳物无物阻挡，更显粗长。

  待收拾好一切，我起身对嘉充仪道：“这便好了。”

  但看嘉充仪还有些犹豫，我不解，这次阉割十分顺利，她又什么不满意的呢？

  岳诚耳语几句，我恍然大悟，拿起金针，朝着张安胯下某处穴位一针下去，张安那条粗软的阳具晃动一下，却没有什么动静，我羞红了脸，技艺生疏了呀，于是再次施针，直到第三次，就见张安胯下扑腾一声，那条粗软粉嫩的阳具眼见开始抬头，一晃一晃，不需片刻，勃起成硬亮硕大的一条，笔直且又粗壮，龟头彻底充血，就像涂了蜂蜜的李子一般油亮。)

  这条阳具足足有六寸长，勃起后如同昂头的白龙，顶着鲜红的龙头，果然是天赋异禀的尺寸，年轻男人的硬度，嘉充仪当即眉开眼笑，上来用小手扳住那巨大阳物，之间这阳具只是稍稍往后压了一点，便扑腾一声弹起，在张安胯下摇晃两下，又笔直朝天。

  这足以证明我的手法，未曾伤及张安的阳具，且能够勃起，让嘉充仪满意了。) 

  而张安被人玩弄阳具，自然而然呻吟一声，他见自己的硕大阳物还能勃起，也终于松了口气，只是盯着鸢美人手中自己那一对大卵蛋，终究有些恍惚。

  “还不起来谢过洛玉夫人的再造之恩？”嘉充仪十分满意，对张安道。

  张安挣扎起来，缓缓跪倒在我前面扣头道：“多谢洛玉娘子的恩德。”

  我却能从张安的两腿之间看到，因为施针而勃起的那条粗长阳具还未软去，如今抵在内殿的青石地板上，龟头还流着一丝乳白液体，那是他残存的精浆了。我心中叹了口气，如今的张安，虽然胯下阳具粗长挺硬，让别的男人羡慕，但又算是什么？只不过是后宫嫔妃的玩具而已了。

  而我，也终于从洛玉小娘子，变成了妃嫔们认可的洛玉夫人，或许如同师父当日一般？

  不知道，我那看上去冰冷高华却轻含妩媚的师父，当年是不是也如同今天一般，阉割第一个男人？

  她会和我一般叹惋吗？,

  嘉充仪挽着我的手笑容绚烂：“多谢洛玉妹妹了，改日我若有了新的玩具，再上门相请。”

  这便应是分手的时刻了，我也需要回去定定神，但却听一声尖利缓慢的声音：“请夫人慢着。”

  我回头，是那个一直如同泥胎木雕一般的老太监，他抬起眼皮道：“陛下恩德，允许这般阉割过外肾的男子在内庭侍奉各位娘娘，是天大的恩德，但其中分寸需要谨守。”)

  我有些愕然，蹲身道：“公公所指是？”

  那老太监没有理会我，抬眼对张安冷漠道：“躺回去。”

  张安自然不敢反驳，挺着一根硕大的阳具重新躺回台上去，但见老內监上前俯下身子，居然将张安那硕大的龟头含入口中，且一直往下俯身，最后半截粗大的阳具都被公公含住！

  就听张安一个激灵，呻吟一声，腰都拱起来，毕竟是个年轻男人，如何能忍受这般销魂的刺激，不住将胯下阳物往公公口中挺。

  就见不多时，那张安在呻吟中一个颤抖，而公公则死死用舌头缠住张安的阳具，直到张安凝固的身子一个松懈，公公才正起腰来，将空中事物吐在一张鲜红的手帕上。

  那是带着白色的粘液，自然是张安的精浆

  公公看了精浆颜色，脸色冷漠继续将张安的阳具含在口中。

  我那一针，乃是师门秘术，可保男子勃起半个时辰不消退，就算是射精也一样，那公公就这般一次一次含弄着张安的阳物，张安在销魂和忘我之中，一次次射出被阉割之后的精浆，直到最后手脚抽搐，公公第四次吐出口中精浆，全是透明颜色，这次冷漠后退。

  公公是要扼杀张安这个男人最后一丝传宗接代的可能。也是，这些妃嫔都是皇帝的女人，皇帝再大度，甚至完全不在意她们和谁睡在一张床上，但因为国事传承，也自然不允许这些留着硕大阳具的男人，致使后代血脉混乱。

  我心中有了一丝警觉，这后宫虽然荒诞，但这也必然是完全不可触犯的死线！

  我天生算得聪颖，要不然也不会被师父收为唯一的入门弟子，此刻只需要细细一想，就发现了别的问题。

  张安被割下的那一双大卵蛋，还在鸢美人手上，正被她细细把玩，其中还蕴含些许精浆……

  我看到公公那冰冷的双眼，知道自己猜对了，但是，自己初来乍到，又如何能交恶以后要日日相处的嫔妃们呢？眼见鸢美人对张安那对被割下来的鸡蛋大的睾丸十分喜爱。

  我正在为难之时，就听岳诚在旁边开口道：“鸢美人娘娘的皮肤一日比一日好了。”

  鸢美人得意，将那两个大卵蛋举在眼跟前道：“你看，是不是和张安这一对卵蛋一样的洁白？”

  张安胯下的卵蛋被剖出阴囊，阉割下来，彻底成了鸢美人的玩物。

  岳诚笑了笑道：“娘娘皮肤既美，又喜欢这对卵蛋，何不让洛玉小娘子将其制成玩物，也好日日把玩？且小娘子有师传秘术，可做成类似玉碾一般的事物，可帮助娘娘打理肌肤。”

  “果真如此？”鸢美人惊喜，当即将那一对大卵蛋递上，岳诚接了，放入医箱之中，这才对我道：“小娘子，可走了。”,

  我松了口气，岳诚可帮了我大忙！

第四章：尴尬的练习

  在回春兰坊的路上，只有我与岳诚。

  和鸢美人一样，几个宫嫔当初等候在春兰坊，只是为了目睹阉割男人的一快之景，如今自然和我微笑告别，都切切道让我日后去她们宫中聊天玩耍，目光诚挚，我都一一应下了。

  如果后宫中的女人天天有男人滋润，且无需宫斗，那么自然有些微的可能成为朋友，更何况我以后将是唯一身怀秘术，能满足他们需求之人。

  我看了看旁边风轻云淡的岳诚，这是个确实十分英俊的男子，我有些想不通，他如何能同意自己被阉割去胯下睾丸，成为一个只有男根却断子绝孙的太监？而且看岳诚的阳具长度，或许他胯下曾经的睾丸和张安是不相上下的饱满硕大，这样的东西离开自己的身体，难道真的不心痛吗？

  如今，张安这个男人的卵蛋还静静躺在岳诚肩膀的医箱之中，我今日初次见岳诚，虽然他号称自己是我师徒二人的一条狗，但他帮我甚多，我却不能不以礼相待，所以许多疑问并不能问出口，故而换了个话题和角度道：“那张安……你可知道是什么人？为何这般心甘情愿？”

  “容我禀报小娘子。”岳诚道：“张安是个落魄书生，只是为了贪图宫中富贵，故而如此；因为其形容清秀，且下体硕大，被嘉充仪所喜。”

  我吃惊道：“便是因为如此，就能……”

  我没有说下去，岳诚却明白我的后话道：“小娘子从小随夫人生活，心思单纯又茶饭无忧，不知道这天底下，有许多人，为了小娘子看起来不值得的东西，而做出叫小娘子吃惊的事情。”

  我张了张口，没有说什么，岳诚却笑了笑道：“以后小娘子在宫中生活久了，这种事情不知道要见多少，届时自然见怪不怪。”

  “难道有很多？”我吃惊了。

  “不仅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岳诚平静道。

  我不开口了，只是斜眼看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难道以后还要阉割无穷数的男人？

  待回了春兰坊，小婢女禀报道师父被贵妃留住宴饮了，故而我只好自己随意吃了婢女奉上的饭菜，只沐浴完毕，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解春兰坊的一切事情。

  春兰坊虽大，但只有四五个婢女，之外便是岳诚，听小婢女说，岳诚乃是两年前开始跟随师父，而那时候，也正是皇帝开始下旨，正式允许留有阳具的內监在内庭服侍妃嫔的时候。

  岳诚是那时候被师父阉割的吗？是为什么呢？

  待我再次看见岳诚，他正在药房之中浸泡药材，而张安那两个洁白硕大圆滚滚的鸡蛋大睾丸，自然被浸泡在药材中。

  我想着，岳诚是失去睾丸的人，再次替妃嫔料理别人的胯下阉割下的卵蛋，自然会感怀伤神，所以便要自己动手，但被岳诚拦住道：“若是宫嫔要求施术也就罢了，这等腌臜之物，如何能需要小娘子亲自？”

  我自然不愿意再碰，自然也就束手，看岳诚将那两枚原本活生生长在张安胯下的硕大睾丸用药水擦拭摆弄。

  两个人一时间无话可说，我便寻了个话题道：“今天施展金针之术，火候不到，居然一针不能建功，真是愧对了师父。”

  岳诚抬头道：“此事需要多加练习，如何能轻而易举就成功的？纸上得来终觉浅而已。”

  我却发愁道：“这样的事情，既然如你所言日后免不了一而再再而三，我难道次次都如此尴尬？”

  岳诚站起来，将那个两个卵蛋放在一旁药水中道：“那便练习就好。”

  “这种穴位，如何……”我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岳诚已经脱去外袍。

  我结结巴巴道：“你……你这是……”

  不多时，岳诚就已经脱去全身衣物，我这才发现这英俊的年轻人身材轻健，肩宽腰细，四肢修长，胸脯上有着胸肌，腹肌也清晰可见，就这般赤裸裸站在我面前，而胯下那条粗长的黢黑阳具，就那样垂在腿间……

  我慌忙扭头道：“你快把衣服穿上。”

  岳诚却疑惑道：“练习施针自然需要材料，我若穿上，小娘子如何练习？”

  我偷偷回头，却看见岳诚一副从容大方的样子，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男人脱衣的猥琐，当即咳嗽一声，怀疑道：“难道师父也是这样练习的？”

  “夫人针技已究天人，不需再练习了。”岳诚道。

  我咬了咬牙，以后自然还是需要施针的，与其在那些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人的男人身上练习，还不如今日早早在岳诚身上练习，而且……我觉得自己有些残酷，但还是这般想着：岳诚是个没有卵蛋的男人，便和宫里面的內监一样，我有什么好惧怕避讳的？

  想到这里，我便伸手从针包中将针拿出，坐到岳诚面前道：“得罪了。”

  赤裸且健美的岳诚往前一步，胯下正好在我面前，他声音淳厚道：“小娘子尽管放手施为。”

  “你……你先……”我羞红了脸道。

  岳诚这才恍然大悟，用自己的大手将那条粗长的阳物捞起，只露出自己的胯下。 

  说实际，岳诚如此的高大英俊，又这般猿背蜂腰，为人又温和可靠，遇事沉稳机敏，即便是在闺房之中……我不由得看了看虽然被他大手捞起，但半截阳具还显露在手腕之外——此人实在不难博得女子的欢心，那他为什么……

  见我沉吟，岳诚疑惑道：“可是不够近？”于是他又往前走了一步。

  这一下，岳诚的胯下更近在眼前，而那一股男人身体的味道也传入我鼻中。

  这是一种略带燥热的浑厚味道，我不由面色发红，岳诚自然是由我师门秘术所阉，除了无法传宗接代，受到了男人终极的耻辱，其他一切与男子无异，而这种味道，也自然是他身为男子时候就自然而然有的味道。

  不知为何，我并不排斥这股味道，然而也再难平静抬头。

  岳诚有些疑惑，开口道：“娘子怎么了？”他似乎想到了些什么，豁然开朗：“难道小娘子害怕男女大防？”

  我还没有开口，岳诚就继续道：“小娘子无需在意，我已经阉割去卵蛋，是无法传宗接代的阉狗，是小娘子的一条狗，小娘子担心什么？”

  这是岳诚第二次说这样的话，我还是无法接受，抬头却看到岳诚的一脸诚挚。

  我定了定神，于是轻咳一声，用金针扎在岳诚胯下的穴位上。 

  岳诚真把自己当成了实验器具，皱眉感受道：“这一阵下来，我的鸡巴只感觉微微发热，并不能当即勃起。”

  听到鸡巴这个粗俗的词语，我有些脸红，岳诚见了慌忙道：“是我唐突了。”

  “没有关系。”我摇头道：“看宫中妃嫔这般放得开，这样的词语我以后要听不少，此刻听了也不算什么。”

  “嗯。”岳诚点了点头，松开手看了看自己的阳具道：“小娘子请看，还是半软的状态。”

  这一阵下去，岳诚的黢黑阳具微微有些充血，显得更加粗莽，但也只是垂着的，堪堪能搭在我手腕上，但那龟头却流出了一点透明的汁液，被岳诚用大手抹去。

  我拔出针，再来一次，岳诚当即皱眉：“这次更不对了！”

  “怎么了？”我才疑惑，就看岳诚捞起的阳具露出的朝天半截，那紫红色的大龟头只汩汩流出越来越多的浆水，但却已经并不勃起，但以我仅见，就算不勃起，这条阳具也比许多男人勃起还要粗大上许多了。

  只可惜……

  我脑中想着，就看岳诚用手抹去那些汁液，但他胯下湿滑，那种燥热浑厚的气息更加浓重了，我当即羞红了脸再下一针。

  便是这一针，眼见没有防备的岳诚胯下那条粗莽的黢黑阳物扑腾一下勃起，挣脱岳诚的手就这般拍在我脸上。

  啪的一声，那是沾满粘液的粗黑硕大的阳具和我脸颊碰撞的声音，我慌乱间往后一退，踢倒了身后的凳子，就这样趔趄倒下，岳诚手忙脚乱，一手将那挺硬的大阳物捂住，一手将我拉起，并连连道歉。

  我心脏怦怦直跳，却故作镇定，缓了一口气重新坐下，但这次，我不得不往后挪了挪。

  因为那条勃起的阳具。

  粗黑狰狞，布满虬曲的血管，龟头紫黑油亮，饱满如同我见过的最大的枣子，这根阳具并不是笔直一根，而是微微上翘，粗莽足足与我的手腕一般，而长度则更比张安多出一截，在岳诚慌忙掰住自己挺硬的阳物往上捞的时候，龟头能碰到他肚脐之上，但此刻岳诚手中都是粘液，那阳具又这般粗硬，一时间又从他手中滑脱，硕大的龟头带着粗莽的茎身朝着我猛点一下头弹起，又将许多粘液溅在我脸上。

  这针是没法练了，我当即起身后退，用手帕抹去脸上略带燥热味道的黏滑液体，而岳诚则手忙脚乱捡起地上的衣衫擦抹着胯下，可惜他那根阳具太粗太长太硬，不时将洁白的衣衫撩起，露出其中黢黑粗莽的茎身，而那硕大龟头上的独眼，则直挺挺朝前，就像在看着我一样。

  我羞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便在此时，就听一个清冷的声音道：“你们在做什么？”

  我一个激灵，是师父！

第五章：条件

师父拢袖站在门口。

  “回禀主人，小娘子正在和我练习针术。”浑身赤裸的岳诚见我慌慌张张说不出话来，当即跪倒开口道。

  “你重新说一次。”师父斜瞟看着岳诚道。

  “回禀主人，小主人正在用贱狗练习针术。”岳诚道。

  师父不再理睬岳诚，只抬头看了看我，我脸颊微红，发丝散乱，眼神游离。

  “你是我的徒弟。”师父缓缓开口道：“师徒如父子，自然也如同母女。”

  “是。”我低声道：“我自小便由师父养大，师父就是我的母亲。”

  “既然如此，那师父我自然也有教养你的责任。”师父叹了口气：“你无需拘束，来我身边坐好。”

  我见师父严肃的神情有所松动，心中也松了一口气，和师父一起坐在桌子前。

  岳诚见了，当即要穿上衣服替我二人倒茶。

  “既然是狗，穿什么衣服？”师父冷漠道。

  “是。”岳诚当即将衣服再次放下，就这般赤身裸体，挺着那根阳具开始倒茶。

  我这一阵力道太足，岳诚那远比一般男人更加雄伟，粗长挺硬的黢黑阳具就这般在我眼前不断晃荡，我偷偷看了一眼师父，却见师父完全不以为意，反倒和我说着几日的见闻，考教我的医术。

  不多时，岳诚跪在桌子旁，将茶水放在桌上，一言不发就要后退，我心中更松了一口气，师父对岳诚是十分严厉的，我真不愿意因为我的原因，而导致他被人责罚。

  而且此时他赤身落地，阳具勃起，露出没有睾丸的胯下，肯定羞死了，让他回去穿衣也好。

  但只听岳诚一声闷哼。

  我抬眼一看，目瞪口呆！

  岳诚跪在地上，而他那一根粗长黢黑的狰狞阳具，正好平放在矮凳之上，甚至比凳腿还要粗，比凳面还要长，但这不算什么！

  师父的鞋底，正踏在岳诚的阳具之上！

  师父的脚十分娇小，故而岳诚的阳具只被踏住中间一截，如今两侧都显露在外，但师父脚下的力道却不轻，岳诚露出来的半截子阳具如今被挤压充血，更加粗壮，黢黑中泛出一丝紫红来，膨胀紧绷的就像要爆炸，那些血管越发虬曲狰狞，而那龟头硕大饱满得如同油水一般闪闪发光，几乎能倒映人影！

  作为一个男人，一个被人阉割了卵蛋的男人，赤身裸体在人面前勃起，自己的粗莽男根还被阉割自己的娇弱女子踏在脚下，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我看得目瞪口呆，也也有些隐隐的口干舌燥。

  岳诚在疼痛中抽搐着腰肢，腹部的肌肉一鼓一鼓，或许是他太过用力，或许是我金针劲道太足，也或许是他本人太过天赋异禀，那条粗硬的阳物居然往上一撬，连师父的脚都踏不住，被往上顶了一顶。

  “这无用的腌臜东西倒是挺有力道。”师父漠然，猛地踩下，岳诚一声闷哼，然而叫我不可思议的是，岳诚丝毫没有躲闪，反倒更加挺起胯下，方便师父踩踏他胯下男根更加方便。

  师父喝着茶，就这样踩着，面上神色十分平静，就像她脚下不止是条狗，甚至连爬虫都不是，但我能从师父的眼神中看出某种愤恨，虽然只是浅浅一丝，但我与师父日夜相处，如何能够看不清楚！

  “你这无用的阳具倒是十分硕大粗长。”师父用脚踩着岳诚的男根，竟然还用鞋底搓动着，但她忽然浅浅一笑，眼神中又某种莫名的幽火：“可惜，你被废了。”

  “是，贱狗被废了。”岳诚低声跟随着师父道。

  “再说给我听，你是什么？”师父轻笑道。

  “我是夫人的一条贱狗，被阉掉卵蛋，只余一条废鸡巴的贱狗。”岳诚道。

  这显然不是一时的对话，这般流畅，也许是日日发生。

  “你记住你的身份是最好。”师父淡漠道：“如果哪天让我看你有非分之想……”师父忽然脚往侧旁一抬，脚底用力，我吃惊地看到，岳诚龟头和小半截阳具搭在凳子上，而师父却正好踩在根部和头部中间悬空的那一段，靠这个男人粗莽阳具的坚挺硬度，生生为桥悬空搭起承受着自己足下的力度。

  这样的伤害叫岳诚痛吼出声，但却丝毫没有后退，我甚至吃惊地发现他的阳具更加粗涨了！

  这该是个有怎么样性能力的男人？能用阳具的硬度来承受别人的重量！

  可惜，这个天赋异禀的男人，已经是个只剩下粗硬莽长黢黑阳具，但再也没有传播子孙能力的……'

  空架子。

  岳诚的大龟头不断涌出粘稠的浆水，他开始有些呻吟，似乎想要在鞋底和木凳之间耸动自己粗莽的阳具，但师父却皱眉于自己的鞋底被汁水弄脏，于是抬起脚来，踏在岳诚厚实的胸肌上，用力抹了几下，在这个男人右胸留下他阳具流出的汁水与泥土混合的污渍，师父拍了拍岳诚的脸道：“滚……”

  岳诚站起来，师父却淡漠道：“如同一条狗那样滚。”

  岳诚道了一声是，这个健美的男人弯曲自己修长的四肢，跪在地上往外爬行，他的后庭在饱满的臀沟间清晰可见，而原本应该下垂卵蛋的地方，只有浅到看不清晰的愈合，而那条翘起敲打着腹部的粗长阳物，还流淌出一地的淫汁，一丝丝拖在身后。

  我有些不忍心地闭上眼，但却又不知为何微微睁开眼睛，看着那强健的肉体，如同狗一般爬出去。

  我心跳的节律还未曾平复，师父却瞧见了桌上药水中泡着的两个硕大卵蛋，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厌恶，她站起来对我道：“跟我来。”

  我跟随在师父身后，转入后堂的一座小小房间。

  师父看着低头的我，轻声道：“我明日就要离开京城。”

  “什么？”我虽然知道师父远行在即，但从未想过如此之快。

  师父温柔地笑了笑，摸着我的头叹息道：“我看到桌上那一对男人恶心的玩意儿，便知道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没有师父的点拨，徒儿总是做不好的。”我嚅嗫道。

  “你放心，慢慢就习惯了。”师父话里话外的意思我听得分明，将一个个雄壮男人最珍贵的器官那样随意地割下抛弃，这般重大的事情，只需要做的多了，也许那一条条粗长的阳具就会变成一文不值的皮肉，而那珍而重之酝酿传宗接代精浆的卵蛋，就会变成任由把玩的器物，或许……我迷离地想着：或许那些男人最后的哀嚎，也会变成动人的歌声。

  师父看我的神色，满意地点点头，又转而严肃道：“但你毕竟未经世事，师父必然要给你一条戒律，让你遵从。”

  “师父请讲，徒儿但无不从。”我恭敬道。

  “此生！”师父一字一顿道：“不许与胯下仍有卵蛋的男人有云雨之事！”

  “什么？”我愕然大惊，踟蹰道：“徒儿还小，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但以后……以后必然要是做母亲的，如果不……”

  “男人，如果是被阉去睾丸的男人，随你如何，师父不会管束。”没想到师父却义正辞严道：“但是，生有卵蛋的男人，不行！”

  “这……这是为何……”我喃喃道。

  “以后你终究会明白……”师父开口幽幽道，之后，她便语气森然：“以我的医术，自然可以看出你是否和完整的男人有过肌肤之亲，如果有那一日……”

  师父咧开嘴，那鲜红的嘴唇牙齿如贝，但我此刻看出，却如同张口的野兽：“如果有那一日，你将永生无法知道自己的身世！”

  “什么！”我大惊。

  我的身世，是我一生之痛，我极小就被师父抚养，但看那些孩童都有父母陪伴，有寻师父诊治病痛的孩童，那些父母眼中的宠溺和痛惜，恨不得以身相代的情形，我见得不少，自幼便十分羡慕。

  师父对我很好，但她生性严肃，我曾问过自己的身世，但师父从来闭口不谈，甚至加以斥责。

  如今，我得知师父可以松口告知于我，却没想到……是这样的条件。

  “你自己想罢。”师父收了那恐怖的神情，闲闲道。

  我毕竟是个未曾经历过爱情的懵懂少女，咬牙半晌道：“我答应师父。”

  “那很好。”师父重归温和，拍拍我的肩膀道：“这样我便可以放心走了。”

  师父转身离去，待出门，忽然回头，侧脸露出那种莫测的神秘微笑：“你不必悲伤，知女莫若母，我深深能感知，或许你以后，会渐渐喜欢上师父的条件，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束缚。”

  怎么会！我心头一片混乱，我怎么会喜欢上……和那种只剩下一条阳具，但身无卵蛋，甚至不能传宗接代，和我一起抚养子女的男人的生活……! 

  然而师父终究是走了，再没有说一句话。"

  我不知道师父什么时候会回来，也不知道师父还会不会回来。

  就在这复杂的情绪和陌生的宫廷中。

  我的岁月，展开了。

第六章：春梦夜雨

  上林苑的春光正好，我在朦胧梦幻的花海中独行，却见眼前迸出一个健壮英挺的男子来。

  “洛玉儿。”那男子的声音低沉且动听，他将我搂在怀中，如同我亲密的恋人。

  我将头靠在那男子厚实的胸脯上，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声，感受着他炽热的体温和那浑厚的味道，不由得痴迷了。

  “洛玉儿，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啊。”那男子道。

  我羞涩点头，但又有些担忧道：“师父不让我和完整的男人在一起呢……”

  就听那男子微笑道：“没有关系。”

  我疑惑不解抬起头来，就看那男子已经脱去全身衣物，露出健壮的赤裸身躯。

  这男子的下体可真大，他岔开腿挺起胯，将自己粗长的阳具撩起，露出沉甸甸鼓囊囊的阴囊来，用大手将那两枚硕大的睾丸挤在皮下油光发亮。

  “来，玉儿，割去我的两枚大卵蛋，只留下那条大鸡巴，以后我便是你的狗，我们便能真的在一起了。”

  “你愿意？”我吃惊问道。

  “自然愿意，我愿意拜服在玉儿的石榴裙下，做玉儿一生一世的贱畜。”那男人神情道：“你阉了我，我便是个下贱的畜生，一条贱狗，虽然有粗长的鸡巴，但从此以后再没有人会喜欢上贱狗，只会鄙视唾弃，而贱狗唯一的主人，便是亲手阉割他的玉儿了。”

  “确实如此。”我恍惚点头。

  “男人，不就应该被女人掌握么？”男子道：“相比高贵的女子，粗鲁莽撞的男人浑身发臭性格暴躁可是不好，一旦骟去他们雄性的根本，他们就服服帖帖成为你的奴隶，而那条阳物，就算再大，也再不是仰头攻击的雄性武器，而是老实服务的贱狗器物，虽然还长在男人身上，却实际属于女人了。”

  我点点头，上前托住他的两枚大卵蛋，不知为何，我低下头来，轻轻嗅着眼前这依旧生长在健壮男人胯下的核心，雄性的根本骄傲，男儿传宗接代的根本，这微微燥热的味道让我心跳。

  “真应该把它们割下来，当着你的面好好把玩啊。”我这样想着。

  我开始柔嫩的小手抓住男人那粗豪的阳具下方的大卵蛋，不由得越来越用力，那男人哀嚎着，喘息着，两腿根部的肌肉一动一动，但就是无法挣脱。

  我掌握了这个男人。

  通过最羞耻屈辱的方式掌握了他。

  他毫无反抗能力。

  我微笑起来。

  接下来，就该废掉他了。

  一旦骟掉两个卵蛋，他就不只是断子绝孙，从此傲气也没有了，只能垂头丧气，脾气也没有了，只能驯驯服服，他浑身的肌肉，他的胆魄，他的武力，他的豪情，他的霸刀，从此都消失无踪，只能如同牲畜一样被我操控。

  我的手就要更加用力，然而此时一声闷雷。

  我骤然睁开双眼。

  四周一片漆黑，原来我在做梦。

  叹息着坐起来，梦中所见已经消逝大半不为我所记忆，但不知为何，而微微燥热且浑厚的气味，还在我的鼻端萦绕不去，那是梦境的旖旎吗？

  我忽然发现，那不是……

  我轻轻摸了摸脸颊，那是岳诚留在我脸上的粘液的味道，虽然经过擦拭，但依旧不曾散去。

  如此的汉子，只可惜已经被阉去两颗卵蛋，如今只剩下……

  我响起梦中的一句话，同时岳诚的一句话也同时响起，两个声音合为一个。

  “鸡巴。”

  我下意识将这两个字说出口，当即羞红了脸，我恍然今天我是我一生以来第一次的春梦，不由得面红耳赤埋头在锦被中，那锦被如此绵软温暖，就像情人的胸口一样。

  这觉是睡不成了，我起身，就听窗外又是一身闷雷。

  开始下雨了。

  我打开窗户，安静的夜里，皇宫的繁华隐藏，而自然的清新则展露无遗，春日的雨叫人感觉如此舒畅，我了无睡意，便起身往药房去了，既然要在皇宫立足，那么我的医术不能落下，许多关键的手段，以前不以为意故而多忘却了，如今才知道是我于后宫生存的根本。

  到了药房，我点燃烛火，正要往前走去，却一脚踢到了什么，趔趄之余，我用烛火低照，惊讶发现，那居然是岳诚。

  岳诚赤身裸体睡在墙角，十分听师傅的话，如今还没有穿衣服，在这样的雨夜自然会有些冷，于是这健壮的男体缩成一团，然而也让身上的肌肉更加块块隆起，更加分明了。

  不知为何，我没有叫醒他，只是用烛火照着岳诚。

  沉睡中，英俊健壮的岳诚没有了平日温和的表情，也没有了在师父面前的恭谨，只是轻轻皱着眉头，就像是梦到了花儿开败的孩童，正在为那残破的景象所怜惜，纯真且叫人痛惜。

  我注意到，岳诚原本平滑的肌肤上，多了许多隆起的伤痕，几乎密布全身，我仔细看去，那都是鞭痕，下手极狠，而且今夜雨寒，我轻轻摸了一下岳诚的额头，他发烧了。

  我一咬牙，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听岳诚低声且急促道：“不要……不要！”

  我慌张后退，而岳诚已经醒来，他低垂着头颅，眼神幽暗，但片刻之后便抬起头，平静地看着我，有些虚弱地咧嘴一笑道：“原来是小主人。”

  “你叫我洛玉便好。”我看他满身伤痕，如今坐起来，连胸腹上都是一道道红印，甚至破开凝聚了血痂，于是怜惜道。

  “贱狗……贱狗不敢逾越。”岳诚低垂英俊的头颅道。

  我也不强求他，能将他全身打成这样，除了师父，还有谁呢？想着师父临走前，狠狠教训了岳诚一顿，就是让这个没有卵蛋的年轻男人记住自己的身份吧。

  我叹息一声道：“你且起来，须得抹些药在伤口上，否则一旦生热，怕是要溃烂。”

  “贱狗，贱狗不配抹药。”岳诚跪在地上，用双手撑地，怎么看，都像是一条没有毛的人形健壮贱狗，我有些恼怒他的不争气，便冷冷道：“你若是贱狗，何不学狗叫两声？”

  这只是气话，没想到岳诚当即汪汪两声，不止声音极像，连那挺起头颅，双臂前撑的模样也和一头大犬丝毫不差，他居然还伸出舌头不断急促哈吐气息，然而一个人，一个英俊健壮的男人，完全和狗一样，除了叫人震撼于他人类的外貌和狗一般的姿态的突兀对比……反倒，反倒叫我有些……

  兴奋？

  不，不应该是这个词。

  我紧紧收回心神，赶紧开口道：“你既然是我的狗，那便要听我的，起来，抹药。”

  岳诚点点头，站起来，这时候我自然看到那腰腹下那条长长垂着的阳具。

  鸡巴……我又想起这个词，那话儿，老二，男根，淫具，屌，不知为何，这些乡村粗俗俚语一个个从我脑袋中冒出来，我不由得涨红了脸，我这是怎么了？

  鼻端似乎又有了那燥热的气息，我赶紧从药架上拿下一瓶药膏，丢在岳诚手里面道：“你自己抹，我先去休息一会儿。”

  我出了门，反手将门关上，但不知为何，我并没有走，反倒站在屋檐下，在淅沥沥的雨声中，看窗户上的那个剪影。

  那剪影显露出宽阔的脊背，紧收的腰胯，和健美修长的四肢，那男人如今正赤身裸体站在地上，给自己的伤口抹药，他的手指头触及身体，我能看到那一块块的肌肉在颤动，那是药物的刺激和疼痛。

  疼痛……不知为何我越发拔不开眼睛，直到看到那剪影在吃力地给自己的脊背抹药，我还恍然醒悟，叹口气，又推门进去。

  “我来吧。”从岳诚手上接过腰，我让他蹲在地上，开始往他宽阔的脊背上抹药。

  药膏的黏滑，肌肉的隆起和下陷，让我感觉男人的身体也是有着极大的魅力的，尤其是当药膏刺激到那些伤口，岳诚一声不吭，但肌肉的紧缩如同皮下一颗颗的巨大钢珠在滚动，叫人手心发颤如同生电。

  我眼神迷离，甚至忍不住用指甲恍若无意般从一道最为深重的伤口上划过，岳诚脊背一个下陷，两侧肌肉高高隆起，闷哼一声，如同原本强壮，但如今虚弱的小兽，正在可怜地颤抖。

  我的手，从岳诚肌肉块块的肩膀，后背，脊梁，一点点往下，感受着手中的凹凸和扎实，感受着他微微的颤抖。

  他是在害怕吗？

  我有些怜惜。但转眼手停住了。

  因为我越过他的肩膀，看到岳诚那一条黢黑粗莽的阳具，又重新勃起了，一翘一翘。

  岳诚羞耻地低下头，却无法控制自己的阳物，无法控制自己的大屌，无法控制自己那根大鸡巴……

  “好了……”虽然还有几处伤口没有抹到，但我只能这样开口，匆匆放下药膏就要走。

  然而我没有走出去，岳诚抱住我的大腿，他的胸肌就这样隔着薄薄的绸裙，发烫滚热地贴在我的肌肤上。

  “是贱狗太贱。”岳诚呜咽着：“是贱狗控制不了自己，主人好心好意，贱狗却如此下贱。”

  岳诚声音越来越悲戚，却带着奇异的抖动，他忽然挺起胯下，对着我视死如归一般大声道：“请小主人惩罚我啊，惩罚贱狗这没有卵蛋还要勃起的硕大狗鞭！”

  我吓了一跳，抽出了腿往后退了两步，就见岳诚痴呆地看着我，那双眼睛满是失落和愧疚。

  “小主人不愿意……”岳诚喃喃道：“那贱狗只能自己惩罚自己……”

  说罢岳诚将自己那翘起的粗莽阳具挺在那小木凳上，狠狠一拳咋下去。

  岳诚惨嚎一声，却大声道：“就是因为你这根贱物，就是因为你这淫根，被废了还这么下贱！”

  岳诚又是狠狠一圈，甚至拿起旁边碾压的石锤，朝着自己饱满油亮的硕大龟头猛地砸下去。

  又是一声哀嚎，但岳诚却将胯下挺得更出：“早知道，就应该让主人连这根大鸡巴也割掉，拿去喂狗啊！”

  岳诚惩罚着自己，一般哀嚎着，我在旁边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别的，血流如此急促而又烫热。

  “别这样。”我结结巴巴道：“我惩罚你就是。”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的结巴，是因为紧张害羞，还是因为某种自己都不清楚的期待。
